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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照理该冷下来了，可是冷空
气打个照面，又走了。那年到山
西，也是这时节，沿路过去，北方平
原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那
是我第一次看到北方的大雪，那种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气势，让
我极为震撼。在北方的天空下，我
终于明白，为什么寥廓的北方大
地，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的传奇，而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
啊，只合“红酥手，黄滕酒”的缠绵。

在江南的暖冬里，我是如此怀
念北方的雪。不必奇怪大雪节气北
方大雪，而江南无雪。二十四节气
的起源地，本是黄河流域，一条大
河，隔开了南北，带来的是南北不同
的风物和景致，二十四节气对应的，
是黄河流域的天文、地理、风物、农
事，自然与北方丝丝入扣，而与南方，
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不同的纬度，自
是慢了节拍，有时需要捅破一层时
间的窗户纸，才能看得真切。

入冬了，越来越少出门。回
家，门一关，把寒意挡在外面。晚
上窝在家里，开着空调，抱着个热
水袋，看央视的气象预报，黄河中
上游的大部分城市，已是天地苍茫

一笼统。而在江南，大雪节气里，
注定看不到粉妆玉砌的世界。霜，
倒是落了一些，起得早，与彪兄到
郊外散步，田野和屋舍，像是下了
一层薄雪，树枝、草叶也蒙了一层
白。有霜时，山野是苍茫一色。是
岁晚了，不用看日历，就能感受到。

初冬的景致，静美，沉寂，还有
幽深。记得小时候，冬天可比现在
冷多了，穿着厚厚的花棉袄，冷风
还是无情地透进来。可谁会在乎
呢，我与小伙伴们，拿着竹竿，捅屋
檐下的冰柱子吃，到结冰的池塘里
砸冰块，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
小脸蛋冻得如霜后的红柿子。

每一个生活在江南的人，都在
大雪节气盼望着下一场雪。这种
等待的心情，犹如一个情窦初开的
少女，等待着心爱的少年郎，骑着
白马翩然而至。而江南的雪，就像
情场老手，在来与不来之间，欲擒
故纵，吊足你胃口，让你在希望与
失望之间心神不定。一场雪，给江
南带来的是梦一般的静谧世界，下
雪时，又清寂，又凉薄，仿佛繁华落
尽后的一片虚空，世界回归于清
寂。落雪时，可以围炉夜话，可以

拥被夜读，可以踏雪寻梅，可以采
雪烹茶，想想都是美的。江南的冬
天，雨常有，雪却少见。明知大雪
节气很少落雪，但只要一到这个节
气，就有关于雪的念想，好像惊蛰
时就想听雷，清明就会怀人，已成
自然。

抽空去了花鸟市场，因为常去
买花，跟那里的不少摊主都熟了，
说到花，彼此的言语间有热络的味
道。蟹爪兰、仙客来、蝴蝶兰、水
仙，都是这一季抢手的花。

最漂亮的是蝴蝶兰，姿态高
傲，风情万千，向来，它都是群芳谱
中的明星，花坊里，只要有它，众多
的花花草草，全给比了下去。蝴蝶兰
的花语是：幸福向你飞来。真好啊，
幸福向你飞来，我仿佛看到，岁末，
时光的马车载着幸福，达达而来。

一个朋友，平素交往不多，却
是很谈得来的那种，他是学园艺出
身，却喜欢文学，而我这几年迷上园
艺。不多的几次见面，我跟他聊花
事，他跟我谈文学。每到岁末，他都
会送我两盆自栽的蝴蝶兰。他送
我的，不只是蝴蝶兰，而是一冬的
好心情。

大雪：在江南的暖冬 怀念北方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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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写字，执勤表也
不会看，那我怎么知道什
么时候站岗放哨？部队
能收我这样的文盲吗？
我家的母羊梅朵因为太
笨还被我嫌弃，被阿爸淘
汰了呢；虽然我不笨，但
不认字比笨还可怕；既然
我不笨，那学字也一定快
呀，我走队列不是比赵照
学得快吗？

对，我必须学！马上

就学！
小扎西把他的想法

向林哨长说了，林海平赞
许地点点头，说：“你有理
想有志向。在哨所这段
时间学习军事，学习文
化，对你的成长很有帮
助，将来不管你去哪里，
干什么都受益匪浅，而且
会受益终身。”

小扎西说：“我哪里
也不去，我就做哨所的

‘钉子户’，跟你们一样当
站岗放哨的金珠玛米！”

林海平笑了笑，他既
不能打击小扎西的积极
性，也不能表示小扎西的
愿望一定能实现。他避
开这个话题，说：“学习上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找
我。”

回到宿舍，小扎西郑
重地向赵照说要拜他为
师，请他教自己认字、写
字。赵照像不认识小扎

西似的，盯着他咂了咂
舌，像是品味一种美食似
的，特别开心，立即又高
傲起来：“你也有拜我为
师的时候啊？你不是在
操场上很牛的吗？都敢
给我当教练，我哪能指导
你呀？”

“我……”小扎西话还
没出口，林海平突然走了
进来，把一个箱子放在地
上。箱子里装着适合小扎
西学习的书籍，还有笔记
本、钢笔、铅笔、墨水等学
习用品。他的身后跟着炊
事班班长侯东宝。侯班长
把饭堂写菜谱的一块旧黑
板也拿来了，还带来了一
盒粉笔，供小扎西学习使
用。这让小扎西特别感
动和感激。林海平说：

“赵照，小扎西，你俩住一
个宿舍，要互相帮助，互
相学习，取长
补短。”

他一着急，竟
将三品大员拘禁起来，剥
夺房式之权由自己代
摄。因而引起宪宗不悦，
随即将元稹罚俸召回待
除，前程未卜，吉凶难
料。须知这位大员房式，
与旧官僚集团本是同一
体系。

前途未卜倒也罢了，
罚停三个月俸禄也能承
受，只要不再发生灾祸就
有转机。而冤家路窄，事
不由人，越怕祸端祸越
来。这天，元稹接诏西赴
长安，神情抑郁，一是贤
妻韦丛病逝不久，咏念三
首悼亡诗催人泪下；二是
以八品之身拘押三品大
员，绝非因私而为，却被
罚俸调回，元和希望何
在？沉吟独行，不觉日暮
云低，前头已是华阴地
面。元稹入宿敷水驿站，
胡乱吃些酒菜，入住上厅

官房，枕卧休息。
不一会儿，门外人声

嘈杂，原来是以刘士元为
首，拥入一群禁内宦官。
吵吵闹闹，嚷着要住上厅
官房。驿吏连声解释，说
上厅房间客满，已有御史
大夫元稹先到住宿了，刘
士元闻听“元稹”二字，专
要给人难堪，竟手提马鞭
径自闯入，逼迫元稹腾
房，元稹怒从中来，拒绝
搬出。争辩之间，那宦官
手起鞭落，连续抽击元稹
脸面，手下人强行将元稹
行装抛撒屋外。鞭击负
重，元稹只好跃窗而出，
逃至后院躲避。夜半，驿
吏才将元稹寻回安歇，不
待天明，元稹悲愤难平，
疾向京城奔去。

宦官凶焰蛮横，已经
到了这般地步。

朝廷命官横遭宦官
鞭打，成何体统？元稹满

脸羞辱，同人无不愤怒，
白居易等人大声疾呼，并
将撑腰做主之愿，寄托在
宪宗皇帝身上。未料，宪
宗听信太监诬告，采信旧
臣说词，反批元稹一向多
事，驿馆争厅，乃“少年后
辈，务作威福”，“有失宪臣
体面”，且不由分说，“复引
稹前过，贬为江陵士曹参
军”。宪宗如此决断，令
白居易等人大惊失色。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到大雪节令，黄河以北地区，最低气温已至零
下。若有雪落下，地面也渐渐能存住了。雪色一涂
抹，枯索仲冬便有了新气象。河流山川，万里一色，银
装素裹，万山积玉，境界拓开去许多。

雪就那么开场了，像祖母长长的老故事，慢慢讲
下去。起初，是雪粒零星，“细沙”簌簌；雪霰撒着撒
着，就变作了鹅毛。

大雪若落在晚间，窗外的世界，便多了神秘。热
闹的，分明又是凄清的。又黑又重的大幕前，雪花妖
娆起舞。她们舞步轻巧，踮脚掠过，如万千佳丽，水袖
抛甩，缠缠绕绕，扑打着一格格亮亮的灯火。唰唰，簌
簌，声如粒粒凄美的种子，入心，摇曳出诗意。

这样的夜，美得令人忧伤。
想那远远近近，荒村野水，都被层层雪花覆白

了。万里山河，成了美术室里的静物，幽蓝幽蓝，一派
端正苍茫。

村子和四周的山被冰雪包裹着，像鸡蛋壳里沉睡
的雏鸡，永远不醒，真正的千山鸟绝、万径踪灭啊。可
是，皑皑白雪，更能挑动人心底里悲怆激愤那根弦
儿。天涯孤客，关山飞度，背景挑染一抹雪，气氛顿时
卓异。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一场苍茫大雪一
葫芦烧酒，救了性命，夜奔梁山。黑衣男子在雪中飞
奔，多少颗心随着他起伏。

而《红楼梦》大幕徐降，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
一步一步，亦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雪地上的一
串脚印，很快会被飞雪覆盖，抹平，像他不曾来过，像
这个世界真的只是做了一个梦。那宝玉倒也坦然，像
是千里万里回家，回一个真正的家。

雪夜捧读，像捧着一捧渐渐融化的雪花，凉沁沁
的，润人。

天不分东西南北苍茫一色，地不分远近高低银装
素裹。皑皑白雪里，又有多少文人墨客，顿生那种欲
与天地、与历史、与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多少英
雄豪杰以雪作赋，挥洒出气势恢宏的词章，咏出惊天
动地的绝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纵横
千万里，旷达豪迈；“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
家”，喻玉而雪，玉润万家，真正的无私天地大胸襟
……那一篇篇用雪堆起的妙文，是民族文化的缩影，
是历史的丰厚沉淀。

亲和雪、欢娱雪、敬雪、拜雪、感恩雪，不只是那些
文人墨客，也根植在所有人的骨子里。因为，雪是温柔
和良善，是宏大和包容，是和融大千、涵养生灵的宽厚。

一场大雪覆下来，成为越冬植物厚实松软的棉
被。次年开春，雪被子自行融化，一边融化，一边滋
润。据说，1000克雪水当中，含氮物7.5克，是普通雨
水的7.5倍。雪，像白色的落红，不仅如花似玉高颜
值，营养也更丰富。

大雪节令前夕，我翻阅日历，一眼看到“大雪”那
页上，有一句应景的诗：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
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是的，大雪，带来新生，也带来
希望。让我们静待一场大雪吧。看雪野托举住微醺
的阳光，领受一段新里程的荡气回肠……

踏碎 空旷
脚印 在落雪中 延伸
许久的饥渴 被雨雪催生
简单的行囊
装不下 放飞的心情

天天 宣泄着宣泄着 心情心情
山川山川 沟壑沟壑 森林森林 渐渐湮没的脚印渐渐湮没的脚印
大地的涂板上大地的涂板上
几点亮色几点亮色 不规则地移动不规则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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